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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间集》中，出现南方地名的词作达九十余首，涉及到南方地名一百三十余个。这些地名在作品中的作用、意义较为丰富。其中，地域风物词中的地名是作品的地理背景，主要起空间指示作用。咏仙、咏史词中，地名是联系古今的纽带，在自然环境、文化意义的共同作用下对古典今情实现了“粘合”；由此带来的是地名文化内涵的固定和“情绪化色彩”。在历史文化以及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地名出现了文化符号化的倾向，在使用过程中，原有的空间指示意义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对抽象文化义的指代。南方地名的运用折射出花间词人心目中的南方形象。他们构建出的“文化南方”的形象含有虚构的成分；充满艳情色彩的南方形象则是文化示范、西蜀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南方地名中的蜀地地名最少，体现出“西蜀词人”与西蜀关系的淡薄。其主要原因包括词作不一定写于蜀地、词人对蜀地缺乏归属感、“词为艳科”观念的影响等。
关键词：《花间集》 南方 地名 纽带 文化符号 南方形象 西蜀词人
Abstract

   In Hua Jian Ji, there are more than 90 pieces of Ci related to landmarks of South of China, concerning more than 130 landmarks. Meaning and effect of these landmarks are various. In Ci-poetries related to geographical helenahats, landmarks are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the works. In Ci-poetries concerning historical and mysterious stories, landmarks are the link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y “glued”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and authors` feeling together. As a result,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andmarks was fixed, as well as the emotional colors.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literary tradition, some landmarks appeared in the tendency of cultural symbols. When these landmarks were used, their original space implications became blurred, replaced by symbols of the abstract cultural meanings behind them. Usage of landmarks of the South reflected images of the South in the mind of the authors. Firstly, they built a "culture" image of the South with some kind fiction. Then, they built a South image full of erotic color. Reasons of this image were the influence of examples and the influence of West Sichuan regional culture.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are least landmarks of Sichuan State reflects the weak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Xishu Poets Group” and Sichuan Stat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firstly, some Ci-Poetries were not written in Sichuan State. Secondly, members of Xishu Poets Group lacked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is state. Lastly, it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cept that “Ci-Poetries reflect love stories”.  
Key words:  Hua Jian Ji;  South of China;  landmarks;  bonds;  cultural symbols; image of the South;  Xishu Poets Group 

引言
作为文人词成熟的代表，《花间集》自宋代便已进入文人的视野，为词评者关注。自宋至近代，论家对《花间集》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于《花间集》各版本的序跋，藏书录、书志，以及诗话、词话、笔记等评论文字中。这些文献资料中的评价涉及到诸多方面，关于作品本身的，有作品的合乐性、花间词风、花间词的社会意义、《花间集》之词史地位、《花间集》版本流传情况等；关于作者的，有作者自身的创作风格、创作技巧等；关于后世影响与接受的，如后代词人对花间风格的继承等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文章更是连篇累牍。其大概趋势是：九十年代之前，研究偏重于词集本身，如对作品的校对、注释，对作品题材内容、创作风格、调式体制等方面的研究等；九十年代，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细化，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吴熊和、刘扬忠、余传棚等人对《花间集》的流派定位[
]，闵定庆、高锋等人的《花间集》研究专著等[
]。这些成果一方面将西方美学、社会学等理论引入《花间集》的研究，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思路；另一方面，是对花间文本研究的总结和丰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
进入二十一世纪，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并存的局面。《花间集》文本研究依旧兴盛，研究者逐渐以文化研究的思路解读文本，将目光转向词作的文化意蕴、文化阐释，词作题材、内容等与地域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同时，涌现出大量关于《花间集序》词学观点、《花间集》接受方面的研究文章。如彭国忠师、李定广关于《花间集序》词学观点的争论，彭玉平、张英、郭锋等人的研究文章等[
]，对《花间集序》是崇“清”还是崇“艳”，尚“雅”与否这一问题都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在注本、接受研究方面，范松义、刘扬忠、李冬红等人对《花间集》后代影响的阐述，按照时间线索，通观或断代地对《花间集》版本流传、花间作品传播、作品接受与流行的词学观点之间的关系、《花间集》雅俗正变等方面进行了考证与解释[
]。赵山林、孙克强、刘少坤等学者对《花间集》的不同注本进行了比较与阐释，涉及到汤注、华注的时代背景、编撰特点、评价风格、学术意义等，是对花间评点、注本的深入研究[
]。
    以往的《花间集》研究可以说在深度、广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对花间文本中的地名研究却是一个空白，这或许与研究者将精力主要放在作品风格、意象方面有关，又与部分词人生平资料缺失，游历经历难以判断不无关系。
而从前人对文学作品地名的研究看，程千帆先生的《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类似问题》可谓地名研究方面较早、较为重要的成果[
]。程先生通过文学作品与现实地理情况的对比，指出唐人边塞诗中存在着地名与现实相矛盾的现象。程先生认为，不应当以生活的真实要求艺术的真实、以地名与现实的违背为文本的错误，更不能因地名与作者生平经历的不符判断作品是后人假托。这些相悖之处，或许正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
]。程先生厘清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为后人研究地名的“文学作用”指明了道路。当代学者的地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对作品地名的现实考证，如许伯卿《张志和<渔歌子>五首地名确解》[
]，张鹏飞、解冰冰《韦庄诗地名新考》[
]，王德华《<楚辞>地理研究述论——以屈原放逐汉北、陵阳为争论为中心》[
]等。这些文章采取“史诗相证”的方法，通过对作品中地名的现实考证，确定了作者的具体行踪，证实或修正了作者生平经历、作品本事等，年谱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二是研究地名与作品关系，如曾纯《从韩翃诗歌中地名看大历诗风的繁富趋向》[
]，陈未鹏《宋词与地名》[
]，韩成武《唐诗地名的使用艺术》[
]、《再论唐诗地名的使用艺术》[
]，沙玉伟《李白诗歌地名运用艺术谫论》[
]等，文章对地名在作品中的分类、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较选题而言，文章涉及的地名不多，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二是着重探讨地名“文学作用”的成因，对作品中地名本身的论述不够；三是对地名作用的分类不够恰当，或显琐碎，或过于简单。这种背景下，本文以《花间集》中的南方地名为研究对象，意在丰富《花间集》作品研究的同时，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名研究提供些许新的思路。
在介绍南方地名之前，需要对“南方”一词进行地理意义上的界定。现代意义上，南方地区指“北纬33度以南直至南海诸岛之地”；其与北方大致以秦岭和伏牛山一线为界，西面则以横断山脉为界，与青藏高原地区分隔开[
]。古代没有经纬度的概念，古人对“南”的界定大致经历了以都城为中心和以标志性的山川河流为界两个阶段。比如，周代时以都城所在地镐京（今陕西一带）为中心点，正南为荆州、东南为扬州[
]。其时，荆州与扬州便是为周所控制的全部南方地区。随着疆域——尤其是南方疆域的不断扩大，这一划分方法在后代逐渐变得并不适用。到了离《花间集》创作较近的唐代，南北划分主要根据标志性的河流、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如唐代江南道北界为长江、淮南道北界为淮水、山南道北界为秦岭山脉等[
]。《花间集》中的南方地名都比较具有典型性，在古人、今人的概念中，它们都属于南方，不存在处于南北界限上的模糊地名。
    《花间集》中，涉及到南方地名的词作九十四首，约占作品总数的五分之一；作品提到的南方地名超过一百三十个。其中，有的地名出现频率较高，如楚、越、潇湘、吴王宫殿等；也有地名出现频率较低，如白铜堤、临邛、韶州等地名仅出现一次。部分地名对应的是同一地点，如“巫山”、“十二峰”、“巫阳”、“青嶂”、“巫峡”等地名都指巫山，即传说中巫山神女出现的地方；部分地名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如“馆娃宫”、“长洲苑”、“姑苏台”等都属于“吴王宫殿”。由此可见，南方地名词在《花间集》中所占比例较大，南方地名出现频率比较高，地名构成复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由于是对《花间集》南方地名的研究，本文的资料获取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前人对《花间集》的校注与注释，包括汤显祖对《花间集》的评点、李一氓先生的《花间集校》、李冰若先生的《花间集评注》、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以及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对花间词的评价；二是地理方面的资料，包括史书中的地理志，如班固《汉书·地理志》、范晔《后汉书·郡国志》、欧宋《新唐书·地理志》等；方志类书目，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范成大《吴郡志》等；类书收录的地理资料，如李昉《太平御览·地部》、《册府元龟》、《蜀梼杌》等；历史地图册资料，如谭其骧先生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此外，还包括《花间集》各注本中出现的地名文献资料等。
    研究《花间集》中的南方地名，必然要以分析地名在作品中的作用为落脚点。根据地名的差异，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地名与地域风物，主要分析风情、景物词中地名的作用。二是地名的纽带作用，考察地名在自然环境、文化意义的共同作用下对古典今情的“粘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名文化内涵的固定和“情绪化色彩”。三是地名的文化符号化，在历史文化以及文学传统的影响下，部分地名的空间指示意义趋向模糊，作品对地名的使用，关注的是地名背后的文化意义，地名是抽象意义的具体表现。最后，我们又可以从花间词人对南方地名的运用中，考察他们对南方形象的架构，包括构建方式、南方形象的特点等。
1、 地名与地域风物
风情词中地名一般都是泛称，如“越”、“越南”、“蜀国”、“锦城”等；而入词的往往是具体而微的日常场景，有“以小见大”的意味。风情词有求新求奇的特点：在介绍地域风物时，选取读者陌生的地理环境；介绍风情时，体现人物生活化、日常化的一面，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地名在风情词中的作用以地理指示为主，不涉及文化内涵，较为单纯，这也是作品中地名的基本用法。但地名与代表性的风物组合也被作为典故使用，它们多为虚称，表明同类之物的精良。
（一）、岭南风物词中的地名
岭南风情词中，出现的地名多表示泛称，它们都是岭南地区的别名，有“越”、“越南”、“海南”、“南中”等。
岭南地区古时属粤（越）地，班固《汉书·地理志》曰：“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故作品中有称之为“越”、“越南”（或“南越”）者。这里的“越”与吴越之“越”又有所差异，简而言之，岭南之“越”是指“越族”，古时统称南方少数民族为“越”、“百越”等，具体到岭南地区，则为“南越”族。《汉书·地理志》“皆粤分也”后有：“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
]可见，春秋时的“越国”是越族人建立的国家。
    “海南”之称大概有“海之南”之意。唐姚察、姚思廉《梁书》中《海南诸国传》：“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这是“海南”一词在史书中的较早应用。“海南诸国”指的是大致东南亚一带的岛国，是名符其实的南海之南。但唐人诗歌中的“海南”地区几乎均位于大陆，只是近海而已。宋之问《早发韶州》：“珠厓天外郡，铜柱海南标”[
]、张籍《奉和陕州十四翁中丞寄雷州二十二翁司户之作》：“联飞独不前，迥落海南天”[
]中，韶州、雷州都不在“海之南”，而是靠近南海。所以文学作品中“海南”或有虚称意味，言岭南诸州远离北方中原，山长水阔、阻隔重重云云。
 “南中”三国时期为蜀汉之郡，之前则是南方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它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唐代剑东南道大渡河以南和黔中道地区。唐代文学作品中，“南中”更像是南方地区的代称，而非具体的地名。如张说《岭南送使》有：“南中不可问，书此示京畿”[
]、刘长卿《题灵祐上人法华院木兰花》：“庭种南中树，年华几度新”[
]，此二作中“南中”指岭南地区。王建《荆门行》：“南中三月蚊蚋生，黄昏不闻人语声”[
]，“南中”指荆门，隶属山南道荆州。苏涣《赠零陵僧》曰：“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
]，诗中以“南中”代指的零陵，隶属江南道。由于“南中”指代范围广大，有的作品将“南中”与“北地”对举，泛指南方的广大区域。比如宋之问“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
]、张九龄《别乡人南还》：“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阴”等[
]。此处认为“南中”指岭南地区，是根据作品中的标志性风物以及同组中其他词作的地理背景、风物判断的[
]。
岭南地处偏僻，与中原山水阻隔、路途迢迢，对当时文人而言是新奇而陌生的地方。因而，为了突出地理背景特色，作品经常选取标志性风物，与地名相配合。比如孙光宪《菩萨蛮》（木绵花映丛祠小）：“木绵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中“越”与“木绵花”[
]；李珣《南乡子》（渔市散）：“越南云树望中微”、“愁听猩猩啼瘴雨”两句中的“越南”与“猩猩”[
]；欧阳炯《南乡子》：“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中的“南中”与“桄榔”、“红豆”等处。这些风物不仅具有地域代表性，而且具有画面感和美感。《述异记》载“桄榔”：“皮里出屑如面，用作饼，食之，与面相似”[
]，欧阳作以桄榔入词，充满了南国的神秘色彩。“红豆”象征着相思，它由纤纤素手采下，在明媚动人的画面中寄寓着无限郎情妾意。再如孙光宪《八拍蛮》：
    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
]
孔雀怕人而飞走，前来的越女在沙头上捡拾孔雀掉落的翠羽，在漫天的夕阳中欢声笑语，翩翩而来、翩翩而去，留下娉婷的剪影。少女天真活泼的情态、人与自然的和谐跃然纸上。“孔雀”是岭南地区特有之动物，以之入词展现了岭南地域特色[
]；同时，孔雀也具有足以入画的美感。《太平御览》引刘欣期《交州记》：“孔雀色青，尾长六七尺。能舒舞，足为节。出岭南诸处”[
]。宛若织锦的青羽金线、翠碧绚丽的尾羽、舒展优雅的舞姿，配以绵绵的丁香花、斜阳下脉脉的沙洲，便是一幅清新而充满活力的南国风情画。
李珣的两首《南乡子》中，虽未出现岭南地名，但以标志性建筑“越王台”指示作品地理背景：“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裙。越王台下春风暖，药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相见处，晚晴天，斜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越台”即“越王台”，在广州越秀山上，汉南越王赵佗因山而建。两首作品均以越王台为背景。首篇描绘了春风暖日，当地女子靓妆携伴出游之情景；次篇则是女子见到了心上人，私下眉目传情、暗遗翠羽之事。从明朗生动的语言中，我们看到的是活泼靓丽、含情脉脉的女子的形象，妩媚而纯真，朴实而健康。“骑象”、“双翠”是南国标志性风物、风俗，浓浓的南乡风情令人神往。李珣作“越王台”说明，虽处蛮荒之地，岭南地区并非没有人文历史遗迹，但古迹在作品中只是地理坐标，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并不具有典故意义。以南乡地名为背景的词作，均是清新爽朗的风物词，属“花间别调”的范畴。
（二）、蜀地风物词中的地名
蜀地风情词中的相关地名有蜀国、锦城、锦江、浣花溪四个，较岭南地区少。其中，“蜀国”、“锦城”指示区域大，有泛称的意味。“蜀国”的叫法与当地历史、现实相关。三国时期，此地曾为蜀汉政权控制；当时，这里又经历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锦城”、“锦江”都与蜀地产锦有关。南朝李膺《益州志》曰：“锦城在州(按：即益州)南，蜀时故宫也，处号锦里”[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东汉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宫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
]。
    同岭南地区的多数地名一样，蜀地地名多有充当作品地理背景的作用。不同的是，蜀地风情词中较少出现当地标志性风物，更多的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和对生活场景的还原。地名处自然环境的描写起到烘托氛围作用。韦庄《河传》（春晚）写春日宴游事，起以“春晚，风暖，锦城花满”[
]，在繁花似锦的春城歌饮作乐是无疑是赏心乐事。《清平乐》（何处游女）描绘了望之如云般多情，即之如花解语的蜀地女子形象。她“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
]，巷陌幽深、春水澹荡的环境是对人物形象气质的烘托，为佳人增添了几分静谧脱俗的色彩，如同远离烟火的仙女。牛峤《女冠子》（锦江烟水）描绘了明妆女子赴约之事，自然环境的“锦江烟水”使人物形象若及若离，带有朦胧感。
蜀地地名并非都是泛称，张泌《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便以具体的地点“浣花溪”为背景，描绘了男女相见：
    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族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
作品中的女子美艳动人、俏皮可爱。据说，此作记录的是张泌的亲身经历，作中女子为作者张泌的意中人[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浣花溪在成都西五里，一名百花潭，杜甫故宅在此，谓之浣花草堂……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
]。材料记述了“浣花溪”对于蜀人的意义，浣花日游是“开岁宴游”的终点，自然可想见其浩大隆重。作品中的男女相遇也可能发生在“倾城皆出”的浣花日，发生在倾城游乐背景下的浣花溪边。男子见到了自己心仪女子，便问自己“来得么”，女子却笑骂他“莫多情”。含嗔带娇的回答彰显出两人间亲密的关系；女子精心的梳妆、精致的发饰更说明对见面的重视。全词轻快开朗、明白如话，充满生活情趣。而“浣花”这一如诗般明丽、又有着美丽传说的地名更是为男女相见增添了浪漫色彩。[
]
    停留蜀地是多数花间词人可以考证出的生平经历，部分作者在以蜀为地理背景的作品中，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就使作品显得情感更为真挚，有很强的自我抒发性，比如李珣的《浣溪沙》：
        访旧伤离欲断魂，无因重见玉楼人，六街微雨镂香尘。  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遇花倾酒莫辞频。[
]
从地名的角度，“锦江”是蜀地的标志性地点，此处代指蜀地。“玉楼”指装饰华丽之楼，多为女子居处，也有青楼楚馆的意思[
]。此作以男性口吻回忆意中女性，叙述者与作者性别的吻合，令作品更具真实感。下片中，“巫峡梦”指楚王神女事，象征着邂逅的欢乐而短暂，可谓前尘泡影、似真还虚。分离愈久，愈发现当时之惘然，愈是追忆彼时之情景。现在无她的日子里，蜀国大好的春光也颇是无趣，惟“日日花前常病酒”耳。《十国春秋》云：“李珣尝制《浣溪沙》词，有‘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词家互相传诵”[
]。两句以“锦江”对“巫峡”，一实一虚，别出心裁，加以真挚动人、深厚不移的情感，自然有脍炙人口的效果。
    总体而言，风物词中岭南地名、蜀地地名在属性、用法方面体现出一些共同之处：一是泛称地名的存在，岭南、蜀地地名中皆有指示区域广大的泛称地名，如前文介绍过的“越”、“南中”、“蜀国”、“锦城”等。词作中，广大的地理背景下往往只是一个生活场景、一个景物片段。这说明作者在介绍时注重代表性风物的选取，把足以代表地域风情的片段与空间地名组合成篇，有“以点概面”的艺术效果。二是标志性地名的应用，如以“越王台”指岭南、以“锦江”指蜀等。它同样体现了作者对代表性、集中性效果的追求，表明艺术是对生活的凝练。
二、地名的纽带作用
在吟咏之作（咏史、咏仙词）中，地名是一种联系古今的纽带，将古典与今景、今情“粘合”起来，地名的这种特质源于空间指示意义、外在自然环境、内在文化意义的共同作用。而反复粘合古今的结果，是使部分地名的文化意义在脱离原有语境时依旧得以保持；同时，部分地名有了“情绪化”的色彩，在作品中起到气氛渲染、情感暗示的作用。
（一）、古盛今衰的感慨
     以地名为纽带联系古今、表达古今易代之感的作品，主要是以吴越古迹为背景的咏史词[
]。吴越地区历史悠久、历史资源丰富，从春秋战国到六朝、又到亡隋，此地屡屡被卷入历史浪潮中，这里的人与事大大改变了历史的方向；故为怀古文人所青睐。
按照地理背景与历史事件的对应情况，咏史词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吴越宫室山河为背景，咏吴越争霸事之作，包括薛昭蕴《浣溪沙》（倾国倾城恨有余），孙光宪《思越人》（古台平）、《思越人》（渚莲枯）三首；二是以金陵为背景，咏六朝事之作，有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孙光宪《后庭花》（石城依旧空江国）、《后庭花》（景阳钟动宫莺啭）三首；第三类是以淮河、江都为背景，咏隋炀帝下江南事之作，包含韦庄《河传》（何处）以及孙光宪《河传》（太平天子）。
作者的意绪都因古迹今貌而起。如“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古台平，芳草远，馆娃宫外春深”[
]、“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
]。前两句出自孙光宪的《思越人》二首，咏吴越争霸事。句中提到的古迹“长洲苑”、“古台”（姑苏台）、“馆娃宫”都是吴国宫室。关于“姑苏台”，《吴郡志》云：“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千人，台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
]。馆娃宫“山有琴台、西施洞、砚池、玩花池，山前有采香径，皆宫之遗迹也”[
]。长洲苑“在姑苏南太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
]。这里是曾经美人驻足、君王游猎的地方，但今宵所见，是萧条的“废苑”、被时光打磨得平坦的“古台”。第三句出自韦庄《河传》（何处），“清淮”、“迷楼”、“江都”，是隋炀帝下江南经过之处。《炀帝开河记》载，隋大业年，开汴河，筑堤自大梁至灌口。卞渠成后，“时舳舻相继，连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联绵不绝”[
]。宋《古今诗话》载：“（按：迷楼）经岁而成，币库为之一空。幸之，喜谓左右曰：‘使真仙游此，亦自当自迷’，乃名‘迷楼’”[
]。耗尽国库之资换来的“舳舻相继”、真仙自迷，到今日一切成空，只有冷月伴着长淮，静静流去，不留一丝痕迹。正是因为同一地点古与今、盛与衰的反差，才引起作者内心深处的感慨。
有的地名在听觉、字面上便有种沧桑感，再配以往日繁华的印象、今日萧条的冷清，便更有冲击力。比如欧阳炯《江城子》中的“金陵”、孙光宪《后庭花》（石城依旧空江国）中的“石城”，这两个地名都是地点本身固有的称呼，并非作者独创。“金陵”一称战国便有，是建康最早的名称[
]；“石城”与陈代之事有关，陈霸先起兵时，自京口袭得此地，并建都于此。可用在怀古词中，金陵之“陵”、石城之“石”，直观上给人荒凉空虚、凄冷无情之感。仿佛它们都是历史的遗迹，是时间大潮中被淘汰下来的残骸。作为丘墟的古城比亭台苑囿显得偌大而空旷，尤其是在落霞共天水一色的夜晚（“落霞明，水无情”[
]）、在野棠烂若摛锦的春暮（“更何人识，野棠如织”[
]）。它们当时的风光随逝波而逝，随玉英而凋。徒留后来人的怅望（“只是教人添怨忆，怅望无极”[
]），以及姑苏台上年年相似的明月。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以“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作结[
]，把江城“金陵”同“姑苏台”联系起来，怀古的时间、空间背景骤然扩大，苍茫、空旷而凄清。
咏史词中地名运用最具特色的当属薛昭蕴《浣溪沙》（倾国倾城恨有余）：
        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
]
词作采取时间上的顺叙手法，先说西施的倾国倾城貌、离别无限恨，然后是今日的前尘泡影、灰飞烟灭，惟有“藕花菱蔓”欣欣向荣。事实上，这是思维上的“倒叙”，上片的追忆显然是因为今日“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而起。沧海桑田、高堂荒草，是以当年被作为“礼物”、“诱饵”的女子，人生的价值、意义又何在？何人真正关心过她的感受与处境？作为被卷入历史大潮的弱者，她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成为权谋、争斗的牺牲品。作者通过地名这个纽带将物、事、人紧密联系起来，使读者与他一道，为红颜一叹。
而从地名本身来看，“吴主山河”、“越王宫殿”为互文结构。其中的“越王宫殿”盖为勾践归国后所建。《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曰：“越王策马飞舆，遂复宫阙 ”、“东南为司马门，立增楼冠其山巅，以为灵台起离宫于淮阳，中宿台在于高平，驾台在于成丘，立苑于乐野，燕台在于石室，斋台在于襟山；勾践之出游也，休息石台，食于冰厨”[
]。将山河、宫殿贯以统治者之名，不难想象霸主当年权势煊赫、气焰熏天，当日争斗之激烈、残酷。千载之后，曾经的战争、胜者、负者，诡计、权谋、死亡，都随时间而去，只有平芜春山、残阳夕照、藕花重湖。世道变幻、人世无常之感油然而生。地名本身的意蕴、地名的串联作用在作品中均得到体现，足见地名已经成为作者艺术构思的一部分。
    古迹地名的文化意义在粘合古今的过程中得以固定，有些地名脱离了怀古词的语境，却依旧有古是今非、人世无常的意味，引人唏嘘。如牛峤《江城子》：“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  越王宫殿，苹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蒙蒙”[
]，词作咏越溪风物。碧江风起、鱼浪濛濛，本是一幅疏旷空濛的风景图，然“越王宫殿”二句，却使人想到霸业消歇、丘墟无存。的确不乏“风流悲壮”、“感慨苍凉”之意[
]。
又如孙光宪的《杨柳枝》：
    万株枯槁怨亡隋，似吊吴台各自垂。好是淮阴明月里，酒楼横笛不胜吹[
]。
孙词为咏柳之作，首句“万株枯槁怨亡隋”隐藏了隋堤这一地理背景。《炀帝开河记》云：“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於汴梁两堤上……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
]，隋堤垂柳的出现源于皇命，是隋朝烜赫一时的标志。次句的“吴台”或为姑苏台，同隋堤一样，它亦是吴国繁盛一时、号令千里的产物。以隋堤、姑苏台为背景写杨柳，便将物象置于历史的变化中。在此，不仅是人世，就连杨柳也由欣欣向荣变为“万株枯槁”、四散低垂，历史的沧桑感、时间的残酷性被鲜明地凸显出来。词作结以“酒楼横笛不胜吹”，似乎只有淮阴明月中的《折杨柳》曲，才余音袅袅、穿透词作也穿越古今。虽题为咏柳，词作却通过地名与物象的配合，给人以时间上的幻灭感，绵密浑成、深刻而犀利。
（二）、古今一贯的惆怅
如果说，咏史词中的吴越古迹“粘合”的是古盛今衰，传达的是人事无常之感；那么，咏仙词中的楚地地名则将贯穿古今的惆怅联系起来，使地名笼罩在悲戚、伤感的气氛中，从而获得某种“情绪化”色彩。
这些咏仙词中的地名主要集中在楚地。按对应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与舜妃事相关的洞庭、潇湘、黄陵庙、湘妃庙等；一类是与巫山神女事相关的巫山（巫山十二峰、青嶂）、巫峡、古庙（祠）、楚江等；还有与郑交甫遇汉水神女事有关的汉江等。《汉书·地理志》云：“（楚）信巫鬼，重淫祀”[
]，楚地仙异文化盛行，仙异事丰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楚地的仙事更强调故事性和情感色彩，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如舜之二妃，在刘向《列女传》中，她们属于“母仪传”，是辅佐舜恪守孝道、治理天下的典范。在楚人眼中，就成了泪染湘竹、灵瑟哀怨的湘君。同时，楚地并不重在叙述人成仙的过程，而是更为关注人与仙的“互动”，如楚王与神女、郑交甫与弄珠游女间的爱情故事。所以，“成仙”既然不是神异故事的结局，也就不一定具有诱惑性和说教意义，而是意味着阻隔、分离与遗憾。仙异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加以词人的哀叹吟咏，就成了“古今一贯的惆怅”。
可在不同的地名背景下，作者的感伤情绪也不尽相同。以二妃事、汉皋神女事地名为背景的咏仙词作大多是对仙事本身的感叹，如毛文锡《临江仙》：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苹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 。[
]
这是一首以“潇湘”、“黄陵庙”为背景咏湘妃的词作。“潇湘”是二妃活动出没的地方，《山海经·中山经》曰：“又东南一百十里，曰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
]。“黄陵庙”是后人祭祀之地，韩愈《黄陵庙碑》曰：“湘旁有庙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之二妃者”[
]。词作以潇湘、黄陵起笔，以地名为线索，将今日苍茫辽阔、朦胧迷离的暮色，静静流淌的潇湘、伫立的黄陵庙与昔日飘渺神秘、凄婉动人的仙事联系起来。最后，则落脚在“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妃瑟飘渺泠然，云气四散，碧天悠悠，象征着仙事的亦真亦幻、似有还无，那种凄切迷离的美感，令人无限感慨。
张泌《临江仙》（烟收湘渚秋江静）：“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牛希济《临江仙》（柳带摇风汉水滨）：“空劳牵手，解佩赠情人”[
]等句也是与之类似的表达。作品中的地名某种程度上是意义比较单纯的仙事地点，作者的感情也是比较“专一”的。但地名作用的单纯并不意味着简单，像牛希济的《临江仙》中，同一仙事地名便将仙事与“后仙事”联系起来：
        江绕黄陵春庙闲，娇莺独语关关。满庭重叠绿苔斑，阴云无事，四散自归山。  箫鼓声稀香烬冷，月娥敛尽弯环。风流皆道胜人间，须知狂客，拚死为红颜 。[
]
此作以黄陵庙为背景咏湘妃事，通过阴沉、冷清的环境描写，烘托了二妃泣舜事的凄凉、伤感。之所以说地名联系了不同的故事，是因为“须知狂客，拚死为红颜”两句。华锺彦注以“狂客”为屈原。注曰“屈原所作，皆以美人香草为喻”，并引《九歌·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等句[
]。这里说的已经不是二妃泣舜，而是楚地“淫祀”中的人神之恋。作者以“黄陵春庙”为共同的地理背景、“湘君”为共同的人物形象，把两个不同的故事联系起来，既表现了仙事本身的凄切哀怨，又反映出楚地“淫祀”的民俗，新颖独到。
而以“巫山”、“巫峡”、“十二峰”等地名为背景的咏仙词中，情感却出现了“迁移”，如阎选《临江仙》：
        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  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 [
]
作品的词调、内容，都与仙事有关，但最终落在“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上，以身世之感作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达同样出现在其他以“巫山”、“十二峰”为背景的词作中。如李珣《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牛希济《临江仙》（峭碧参差十二峰）：“月斜江上，征棹动晨钟”等[
]。虚无缥缈的仙事之所以能与个人发生联系，与地点的特殊性不无关系。巫山巫峡是神女出没的地方。宋玉《高唐赋》有：“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同时，作为长江中游的水运要地，它连接巴蜀与长江下游，无数的游子旅人纷至沓来。然三峡之路多险，两岸又有猿啼。正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言：“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作者追思仙事之时，突然声声猿啼入耳，脑海中的一片绮思不见踪影，只有那种似有还无的哀愁，从仙事到人世、从过往到如今，一以贯之，挥散不去。不同的经历，相似的情感，就这样通过地名贯穿起来。“即以《水仙调》当《行路难》可也”[
]。
反复“出入”古今惆怅事，受到飘渺幽怨的仙事、哀伤惋惜的慨叹、独行孤苦的身世感等多种愁怀的浸润，地名本身具有了一种“情绪化”色彩——即地名与哀愁、忧伤等特定的情感建立了微妙的关联。在作品中，它们经常用来烘托惆怅氛围，暗示伤感情绪，如李珣的《临江仙》：
        莺报帘前暖日红，玉炉残麝犹浓。起来闺思尚疏慵，别愁春梦，谁解此情悰。  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旧欢无处再寻踪，更堪回顾，屏画九疑峰 。[
]
词中的“九疑峰”是舜墓的所在地，与湘妃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元和郡县志》载：“山在延唐县东南一百里，九山相似，行者疑焉，故曰九疑……四曰娥皇，下有舜池……六曰女英，舜墓在此”[
]。“九疑”作为“屏画”入词，既有山水重重、相思不得见之意；又有郎行千里，碣石歧路，忧其处境艰辛之意；亦有二妃九死不悔、坚守苦等之念；同时，也间杂着疑惑与担忧——担心情郎变心，担心自己的情感付出是徒劳。“屏画九疑峰”是对文中“闺思”、“春梦”、“此情悰”内容的暗示；又使作品急转直下，在哀怨凄凉、犹疑不定的氛围结尾，意味深长，令人遐想无限。
    牛峤《菩萨蛮》（画屏重叠巫阳翠）：“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阎选《浣溪沙》（花榭香红烟景迷）：“紫燕一双娇语碎，翠屏十二晚峰齐”、顾夐《浣溪沙》（荷芰风轻帘幕香）：“小屏闲掩旧潇湘”、孙光宪《酒泉子》（曲槛小楼）：“展屏空对潇湘水，眼前千万里”[
]等句与李珣写法相似，皆以巫山湘水为画屏帘幕。“帘”、“屏”意味着阻隔与屏障，“它们挡在了女子可以与外界直接接触的每一个地方” [
]，形成了女子空虚、孤独的内心世界。充满悲哀意味的巫潇山水，无疑更加重了压抑的气氛，它们是女子与心上人空间上的迢迢相隔，同时意味着女子面临的重重无形的阻力。
    除了闺中屏画，这些地名还是一系列哀伤故事的地理背景。薛昭蕴《浣溪沙》（江馆清秋缆客船）：“正是断魂迷楚雨，不堪离恨咽湘弦”[
]，“楚”、“湘”是友人相送的背景。温庭筠《河渎神》（河上望丛柯）：“楚山无限鸟飞迟，兰棹空伤别离”、《遐方怨》（凭绣槛）：“未得君书，肠断，潇湘春雁飞”[
]，“楚山”、“潇湘”是女子独处之地。孙光宪《浣溪沙》（蓼岸风多枯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兰红波碧忆潇湘”中[
]，这里是令作者难以忘却的地方。这些词作中，地名在充当地理背景的同时，本身就是作品氛围的构建者，它们的情绪色彩与作品的情感氛围交相融合，形成统一的整体。下以温庭筠《遐方怨》为例：
        凭绣槛，解罗帷。未得君书，肠断，潇湘春雁飞。  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
作品将凭栏远眺、惜花悲雨的女子设定为“潇湘客”，固然与潇湘一代的“回雁峰”有关。“潇湘春雁飞”句是季节的变化的标志，与“海棠花谢也，雨霏霏”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女子在等待中默默流逝、一去不返的青春。所以从作用角度看，“潇湘”自然地理位置的运用依旧是对作品情感氛围的一种渲染。文化意义上，“潇湘”意味着女子对爱情的执着坚守、意味着爱而别离、求而不得之苦。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共同构成的“情绪化”色彩，使整篇作品笼罩在哀愁、幽怨之中，烘托了女子的情浓。
楚地地名的“情绪化”色彩非常突出，有些充当典故的地名，在作品中用到的是其文化象征意义，然亦有烘托作品氛围的作用。如和凝《河满子》（写得鱼笺无限）：“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等[
]，是用“巫山”的象征意义，代指爱人不见、短暂相逢后的伤感别离。可“巫山云雨”本身就营造出一种凄切迷离的气氛，使不知道此典含义的读者也能直观感受到字里行间散发出的伤痛。这里地名的情绪化色彩无疑有助于典故象征意义的发挥，有助于读者对典故的深刻理解。
三、地名的文化符号化
南方地名中的一部分呈现出文化符号化的倾向，作品中，它们的空间指示意义薄弱，文化意义却格外突出。与起到纽带作用的地名相比，这些地名的符号化程度更高，毕竟，纽带地名某种程度上还具有空间指示意义，它们的特殊地理位置是作者感慨的缘由。可对于这些地名而言，作品应用的是地名包含的抽象文化义，地名只是抽象含义的具体化，只是一个“符号”。另外，作为纽带的地名都对应了特定的历史故事，根源清晰；而作为文化符号的地名却难以找到具体的根源，它们是历史文化、文学传统共同积累下的产物。

按照地名性质、对应文化的不同，这些地名可分为临江地名、渔唱之地、泛称地名三部分。以下将对这些地名及其背后的文化信息进行详细介绍。
（一）、临江地名与水路行旅文化
南方多江河，客来货往多仰仗水运，大河沿线城市便吸引了大批宦游商旅之人前往，成为人流物流的聚集中心，行旅文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文化在《花间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闺中少妇对远人的忧郁思念，二是以临江地名为典故代指客游者。
临江之地是远人所在之地，也是少妇日夜叨念、肖想之地。此类文学叙述常见于乐府与唐人歌行体。比如释宝月《估客乐》：“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李白《长干行》：“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
]；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等。与地名的反复“纠缠”中，蕴含了女子无尽的思念与担忧，也是无助的倾诉、个人孤独感的排遣。下以孙光宪的《谒金门》（留不得）、李珣的《河传》（去去）为例：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
]
扬州是南方水运网上的一个“绾结点”，它既位于长江沿岸，又是汴河之终点。《通典》卷一七七引《坤元录》云，“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会要》卷八十六称：“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南方水路上首屈一指的地理位置、熙攘繁华的环境，自然惹得无数贾人逐利而来。可远行者的身后，总会有一双期盼、幽怨的眼睛，相隔万里却依旧天际凝望。词作便以妇人的口吻表达了对远行丈夫的思念。“留不得”、“应无益”描绘了一位一心远行、急切而果决的旅客形象，嗔怪的语言中也包含了少妇的气恼、伤感。去去日已久，妇人心中的丈夫，还是春衫如雪，烟花下扬州的形象，而今人如何？是寒是暖，是病是吉，音信未卜。可见，虽是嗔怪良人远行，少妇心中还是记挂着他。过片的“轻”、“甘”二字透露出心中的不甘与不解：自己何以输于烟花三月的维扬；丈夫何能如此狠心弃之而去？宕开一笔，责怪、幽怨从浓浓的担忧之中喷发而出，轻别重利，往逐远帆，最终孤单无偶的自己，如同孤飞的鸾鸟，只能羡慕着出双入对的彩鸾。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  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
在唐代交通网上，巴楚位于长江中上游。位于巴蜀之地的益州更是西南地区一大都会，素有“扬一益二”之说[
]，多有官吏、幕僚、文人、商贾等来往出入。然而，巴楚之地向来行路难。李肇《唐国史补》有：“蜀之三峡、河之三门……皆险绝之所”、“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四月、五月尤为险时……”[
]。丈夫此去，一路山水重重、猿啼凄异，恰如《长干行》中感慨“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的女子一般[
]，少妇的担心远超过了幽怨。下片从“对面”而来，以少妇丈夫的口吻叙述，故园一去，鸿雁不到，亦暗示了所在之地多险阻。也正因如此，他想到闺中的妻子也无心欣赏明月春风，而是承受着无尽相思的折磨。这种心有灵犀的思念体现了二人感情的坚贞，正可谓“我思君处君思我”。
    少妇对扬州初去日的印象、对巴楚险阻的谙熟，都是相思至深、牵挂至切的明证。扬州、巴楚对于她们已经是有“温度”的地名，因为所爱之人在此。
    也有作品将临江之地设为远人之故乡，如温庭筠《更漏子》：
        背江楼，临海月，城上角声呜咽。堤柳动，岛烟昏，两行征雁分。  京口路[
]，归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银烛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
]
《润州志》载：“扬子江一名京江，江从蜀来，数千里至京口”[
]。京口在长江下游，是江行东归的必经之路。少妇之目光由城上及堤间，由凄清空旷的海月到凄迷昏暗的垂柳岛烟；远处江上，征帆万千，却没有一艘载着自己心中之人。而在神伤之际，又看到烛漏将尽、玉绳渐低，又是残夜将尽、万里人未归之景，想来不由肠断泣下。特殊的地理位置，“京口路”一地为少妇的希望与失望都增加了“砝码”：京口本就是渡口，一旦良人归来，她必能第一时间见到；但日夜清角灯影，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惆怅也因为无处觅郎踪而加倍。是以，词作以此地为背景，更有利于传达女子爱之深、痛之切。
以临江地名构成的典故代指客游者，比如孙光宪《河传》（风飐）：“大堤狂杀襄阳客，烟波隔，渺渺湖光白”中的“襄阳客”[
]、《菩萨蛮》（画屏重叠巫阳翠）：“风流今古隔，虚作瞿塘客”中的“瞿塘客”[
]。客行未必至襄阳、瞿塘，只是因为这两地交通便利、旅人密集，故能成为客居在外者的统称。瞿塘位于巴楚一带，其多客状上文已尽述。襄阳“是南北水陆总汇,由此过蓝田武关,北接河陇、关内、河东,通过襄阳至洛阳驿路抵达两河”[
]，特殊的地理位也使此地经济繁荣、远客汇聚。僧子兰《襄阳曲》以“千帆万帆来,尽过门前去”[
]描绘过客络绎不绝的景象。瞿塘、襄阳皆是多客之地，以二“客”代指远游之人可谓恰如其分。
临江地名的运用，某种程度上，并不一定是“写实”，而是情感表达程式化、场景化的需要；是对地域文化积淀的运用。它折射出行旅文化、乐府叙事文学对花间作品的影响。而多数词作采取女子口吻叙述，体现了花间代言体、男子作闺音的创作特点。
（二）、渔唱之地与隐逸文化
    对于古代士人而言，穷则独善、逍遥遂志是毕生之追求。作为身从宦游而永忆江湖的士大夫，便常以渔歌写超逸之情致。《花间集》中，出现南方地名的渔歌子作品，有孙光宪《渔歌子》（泛流萤）一首，李珣的《渔歌子》（楚山青）、《渔歌子》（荻花秋）、《渔歌子》（柳垂丝）、《渔歌子》（九疑山）四首。
隐士渔樵泛舟之处，必然是山清水秀、宁静幽恬之地。孙词以“霅水”、“松江”为地理背景，在美好的自然风光中，一展高洁之趣：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  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侬家日月[
]。
流萤飞动、明灭闪烁，清风拂来、水波不兴，又有笛声寥寥、杜若芬芳、霜雁啼秋。在这样的环境中，怎能不逸兴遄动、神采飞扬。“尽属侬家日月”体现了作者的喜爱与骄傲，在清泠芳香之境隐居，确为人生之快事。
    而李词四首皆以楚、湘山水为背景。一、三首写楚湘春景，“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江上渔艇棹歌不断，江边草木芊绵、繁花相续。自然生机的勃发与人飞扬的意兴相呼应。在莺啼声声的春暮独棹而归，“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于自然间感受单纯的野趣，“不见人间荣辱”。二、四首写楚湘秋景，“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秋日的潇湘不见萧瑟之气，荻花橘洲、碧烟明月，反而使秋夜变得澄明剔透。人在荻花明月中初罢垂纶，又在茫茫水波间与云月嬉戏（“水云间，山月里，棹月穿云游戏”）。清风明月与作者的高情雅趣交相呼应，堪为入画之景。作者这样的生活，是为了远离人间名利纷争，“名利不将心挂”、“不议人间醒醉”，过逍遥适意的自在生活[
]。
松江、霅溪、九疑、湘水，都有山清水秀、风景怡人之美名，历来文献资料、吟咏之词不可胜计。如白居易《晚起》：“明朝更濯尘缨去，闻道松江水最清”[
]；张籍《霅溪西亭晚望》：“霅水碧悠悠，西亭柳岸头”[
]。王歆之《神境记》记九嶷山：“有青涧，中有黄色黄莲花，芳气竟谷。此山之表，复有一峰，望之乃似人形，映出云端如玉积，高于诸山，顶有飞泉如带”[
]。罗含《湘中记》：“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樗蒲大，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不过，风景清丽之处并不限于吴楚的这些地方，它们之所以成为渔隐词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与地名承载的渔隐文化传统有关。
   “松江”在唐人诗中常与其特产——鲈鱼、莼菜连用，由此联想到张季鹰弃官归隐事[
]，使人萌生江湖垂钓之意。唐诗中的“松江”也是诗人心目中的渔隐佳地、世外桃源。如白居易《池上作》：“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洛阳冠盖自相索，谁肯来此同抽簪”[
]、皮日休《吴中言情寄鲁望》：“为说松江堪老处，满船烟月湿莎裳”[
]、陆龟蒙《润州送人往长洲》：“君住松江多少日，为尝鲈鲙与莼羹”[
]。“霅溪”在唐代诗歌中以水清宜人、景色秀丽称，与渔隐的关系却并不密切。惟张志和《渔父》组词其三有“霅溪湾里钓渔翁，舴艋为家西复东”句，其四又有“松江蟹舍主人欢”句[
]。玄真《渔歌子》影响甚大，孙光宪作中“松江”、“霅溪”同时出现，与张作关系密切，也与隐逸文化的积累有关联。
    而楚湘之地的渔隐文化可谓历史悠长。远而言之，可以追溯到《论语》、《庄子》中的楚狂接舆形象[
]。作为疏狂傲物、避世适性的隐士，接舆充分诠释了渔隐文化的内涵，体现了士大夫穷则独善的人生追求。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亦在楚地之“武陵”；“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的生活，意味着自由与安宁，远离动荡与官场的尔虞我诈。张志和《渔歌子》亦提到了“巴陵”：“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巴陵”是湖面倒映出的青草与明月，是渔父悠扬婉转的棹歌声，也是谪仙一般自在逍遥的生活。或许正是深厚的渔隐文化底蕴与清秀的自然风光共同成就了李珣的“楚湘情结”，使他将一组《渔歌子》的地理背景都设置在楚湘一代。
从作者角度看，地名的具体地理位置并不是作品关注的重点。在表达个人襟抱的渔隐词中，他们需要清丽的自然环境，来寄托他们的洒然风趣、疏旷风度，以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某种程度上，这种了无拘束、自在逍遥的自然环境正是他们理想世界的自然化。为了构建这种境界，他们把自然中的沉重、险恶忽略不计，惟余自在清新的一面，如此明显的有我之境，反映了身处乱世的词人对自由清平生活的向往。
（三）、泛称地名的修饰作用
部分作品中，表泛称的地名用在人或物之前，形成新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形容人的，如“吴娃”、“越艳”、“楚女”；形容物的，有“越罗”、“巴锦”、“吴绫”、“越梅（岭梅）”等。地名对之后的人、物起到修饰作用，但并不意味着绫罗锦绣尽是吴、越、巴之物；词中女子皆是吴越、楚地之人。这仅是一种虚称，表示所言之物的精良，所言之人的美貌。
先看地名与物的组合。之所以用“越罗”、“巴锦”、“吴绫”为代表，是因为三种丝织品在唐代为当地的土贡[
]，轻薄精致、花纹精美，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唐诗中，三者就常被用来形容华服。如韩偓《意绪》：“脸粉难匀蜀酒浓，口脂易印吴绫薄”，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酒法众传吴米好，舞衣偏尚越罗轻”，李贺《秦宫诗》：“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杜牧《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谘劝》：“樯似邓林江拍天，越香巴锦万千千”等[
]。《花间集》中，这种用法见于韦庄《诉衷情》（碧沼红芳烟雨静）、薛昭蕴《醉公子》（慢绾青丝发）、张泌《浣溪沙》（花月香寒悄夜尘）、孙光宪《竹枝词》（乱绳千结）、李珣《浣溪沙》（入夏偏宜淡薄妆）五首作品。华美的丝织品皆为女子之服饰，属程式化的“堆砌”之词，是华服配美丽女子的铺叙传统的体现[
]。因而，这类词语出现较多的薛昭蕴《醉公子》（慢绾青丝发）作便有“甚劣”、“就题发挥”之评[
]，盖因只有浮藻拼凑，缺乏气骨与情感。
然并非所有“堆砌”都显得拙劣，张泌《浣溪沙》中的“越罗”便别有意味：
        花月香寒悄夜尘，绮筵幽会暗伤神，婵娟依约画屏人。  人不见时还暂语，令才抛后爱微颦，越罗巴锦不胜春 [
]。
词作描绘了男女幽会的情景，上片是幽会前的焦急、见到意中人后的惊喜。下片写女子幽会时的欢快、欣喜，幽会后的留恋与失落。“越罗巴锦不胜春”句，是说别后女子深刻感受到了春夜的寒冷，连身上上好的“越罗巴锦”都难以抵御。主观之“冷”胜过“越罗巴锦”之精良温暖，足见其失落、孤独，较上句“爱微颦”体现出的留恋、意犹未尽之感更深了一层。
“越梅”亦为虚称。《见闻近录》曰：“庾岭险绝，红白梅夹道。仰视青天，如一线然，一名越岭”[
]，越岭之梅颜色鲜艳、生机勃勃，故咏梅词多以之形容梅之繁盛。和凝的《菩萨蛮》（越梅半坼轻寒里）中，“越梅”虚用的痕迹最为明显。首二句为：“越梅半坼轻寒里，冰清淡薄笼蓝水”[
]，“蓝水”为河名，华注曰：“灞水之源；出于秦岭，流入蓝田。经蓝桥镇，注入灞”[
]。蓝水河位于长安一代，与越岭远隔千里，是以“笼蓝水”的梅自然不是庾岭之梅，只是借此形容梅繁盛罢了。和凝的另一首作品《望梅花》（春草全无消息）中，只出现了“越岭”这一个地名。可若联系全篇看，首二句“春草全无消息，腊雪犹余踪迹”写腊梅生长之时节，凌寒独放、凌霜傲雪；次二句“越岭寒枝”状腊梅奇艳奇香；末二句以“寿阳”、“横笛”典写梅与人事之联系。词作并非专咏越岭之梅，而依旧是借“越梅”喻梅花之美之盛[
]。
“吴娃”、“越艳”、“楚女”之称一方面与吴越、楚地的著名佳丽有关。吴楚佳丽地，西施、莫愁、苏小小，楚地的巫山神女、楚宫细腰，堪称倾国倾城貌。另一方面，来自反映吴越女子平民女子生活的作品。如王昌龄《采莲曲》：“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徐玄之《采莲》：“越艳荆姝惯采莲，兰桡画楫满长川”，白居易《城上夜宴》：“诗听越客吟何苦，酒被吴娃劝不休”，司空图《偶书五首》：“蜀妓轻成妙，吴娃狎共纤”等[
]。无论是寻常人家的采莲女，还是筵席歌畔的歌姬，吴越、楚地女子都呈现出青春的美感与活力，与周围的画面相映成趣。

《花间集》中，“吴娃”、“越艳”和“楚女”分别见于温庭筠《荷叶杯》（楚女欲归南浦）：“楚女欲归南浦，朝雨”句，孙光宪《河传》（柳拖金缕）：“凤皇舟上楚女，妙舞，雷喧波上鼓”句、《河传》（风飐）：“木兰舟上，何处吴娃越艳，藕花红照脸”句，魏承班《诉衷情》（金风轻透碧窗纱）：“云雨别吴娃，想容华”句[
]。作品中并没有其他与“吴”、“越”、“楚”相照应的地理背景信息，虚称意味明显。
唐诗中的“吴娃越艳”因为作者描述的简省而给人一种朦胧感，作品只言女子之美，都没有进一步描绘如何美。孙作、魏作在此方面则有所暗示。孙作“藕花红照脸”句，有“花面交相映”[
]的效果，藕花的娇嫩红润映衬出女子面庞的细腻青春。魏作思吴娃则从“山掩小屏霞”切入[
]，屏风上山色霞光相映，明媚清秀，恰是这番明媚婉丽使作者想到了吴娃之“容华”。遂“梦魂惯得无拘检”[
]，远涉天涯，只为与心上人相伴。
地名与人、物的组合多为虚称，有典故化的意味。而在作品中，它们基本属于堆砌之词，用以形容事物之佳、人物之美，作用意义比较单纯。它们代表了花间词作状物描人的精美化、繁缛化倾向。
四、地名折射出的南方形象
结合上文分析，《花间集》中的南方地名主要起到空间指示、联系古今、充当文化符号三种作用。作为空间标志的地名是故事情节发生的“舞台”，是风景画的背景；作为古今纽带的地名是对历史场景的还原，也是作者情感的寄托；作为文化符号的地名是抽象意义的具象表达，是对地名原有的空间指示义的“剥夺”。
南方地名的运用是花间词人心中南方形象的折射。从地名的分布区域看，楚地地名、吴越地名之和占了南方地名的大多数，这说明在地域上，南方以吴越地区、楚地为主，这也是自古以来南方地区的基本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南方地名的属性、地名与作品内容的关系方面，可以看出花间词人的南方印象。总体而言，花间词人将地理上的“南方”构建成为一个充满文化色彩以及艳情色彩的文学“南方”。
（一）、文化意义的南方
花间词人选取的地名多与南方文化有关，如作为古今纽带的地名体现了南方的历史文化、仙异文化；作为文化符号使用的临江地名、渔唱地名包含了行旅文化、隐逸文化元素。地名在充当典故时，其文化指向意义当然是主导；可即便是作为地理背景，其中蕴含的空间指示意义也比较模糊、含混，往往与文化意义混杂。相应的，具有“纯粹”的空间指示意义的地名所占的比例较小。它们出现在蜀地风情词、岭南风情词中，两组词作一共不过十几首，其中的地名加起来也不过十个（重复出现者只算一个）。
“文化南方”形象的构建方式，或许带有虚构的成分。作为文化符号的地名自然是虚称，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地理场景、特意选取的地名典故，而有些作为古今纽带的古迹、仙事地点也不一定为作者亲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是牛希济的《临江仙》组词。全词共七首，涉及到巫山神女、谢女、弄玉、湘妃、洛水女神、汉皋神女、罗浮仙子七位女仙，出现“十二峰”、“谢家仙观”、“君山”、“洞庭”、“汉水”、“罗浮山”等南方地名[
]。结合词当时的地位考虑，作者不太可能为了创作一组词而跑遍大江南北；更何况当时时局动荡、社会混乱，大范围壮游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而作品地名与作者游历经历不符，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地理背景的虚构。以楚地地名词为例，四十三首作品中，约有二十六首作品中的楚地地名是作品的地理背景，牵涉到温庭筠、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孙光宪、魏承班、李珣十位作家。从现存史料看，只有温庭筠、韦庄、孙光宪三人确有停留楚地的经历，可能游历过作品中描绘的地方。其他七位作者都没有游楚经历，虚构地理场景的嫌疑就很大了。
可即便带有虚构色彩，作品中地点自然环境的描绘却不乏佳处。这是因为花间词人选择的地点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如咏柳言“隋堤”、“吴宫”、“阊门”，咏史言吴越宫室、金陵石城，咏仙便有“巫山”、“洞庭”等，关于它们的文献记载连篇累牍，其中当然也有对该地自然环境的记录。同时，这些地名与题材的配合在文学史上几成定式，前人的诗歌数不胜数，也能成为作者南方印象的来源。
“文化南方”的形象，具有理想化、符号化的特点，是作者内心寄托的外在体现。下以“江南”为例说明该问题。
在花间词人心中，“江南”是小而美的地方。“小”是相对唐代江南道，以及唐诗中江南的地理范围而言的。温庭筠《菩萨蛮》（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之“吴山”，《梦江南》（楼上寝）：“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之“秣陵”，孙光宪《河传》（柳拖金缕）：“桃叶江南渡”之“桃叶渡”，毛文锡《柳含烟》（隋堤柳）：“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相关的江都（扬州）[
]是涉及到江南地理位置的地名。其中，扬州在唐代属于淮南道，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江南”[
]。处于江南道的“吴山”、“秣陵”、“桃叶渡”也只集中于吴一代，最南的“吴山”也只到杭州湾一代，大约是春秋时吴国南界[
]。唐诗中，“江南”包含了广大的南方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南方的“泛称”，它不仅包括吴越一代，也包括楚地。像顾况《忆鄱阳旧游》：“悠悠南国思，夜向江南泊”、张祜《梦江南》：“行吟洞庭句，不见洞庭人。尽日碧江梦，江南红树春”[
]，诗句中，“鄱阳”、“洞庭”就属江南的范畴。可见，花间词人眼中的江南大致相当于江淮一带，与离他们最近的“江南”概念相距甚大。
“美”是因为花间词人笔下的江南，始终笼罩在一种温和、恬静的文化氛围中，具有水乡文化的灵秀感。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梅熟微雨、夜船箫声、昵昵耳语，江南笼罩在平静恬然的氛围中。为配合这一氛围，入词的江南人往往是美丽动人的女子。如皇甫松《梦江南》（楼上寝）中的“双髻坐吹笙”、韦庄《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中的“满楼红袖招”[
]：这些女子或温柔婉美、或热情妖冶，都与周围如画的风景相映成趣，充溢着柔美与灵动。
美的境界蕴含了作者的寄托。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中[
]，江南好，春水画船、玉人皓腕，却终归不是故乡，他朝还乡之日必是肠断之时。正是陈廷焯所说的：“一幅春水画图。意中是乡思，笔下却说江南风景好，真是泪溢中肠，无人省得”[
]。论家普遍认为，韦庄借“江南”指蜀地，当时世道乱离，庄羁留蜀地，蜀风景如画、平静安详却不是故乡。端己心念中原、一意思归，是为“惓惓故国之思”[
]。而《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中，斜桥骑马、满城红袖、醉卧花丛，当年的“江南乐”“如今”只能成为作者的回忆。昔乐反衬出“此度见花枝”的复杂心情：既有欣喜，又饱含心酸。是以作者“白头誓不归”，愿将余生寄托于江南之地[
]。“誓”字包含了作者的辛酸苦楚：不忍见家乡之残破，却又时时挂念，无法忘怀。俞平伯《读词偶得》谓：“愈坚决则愈缠绵，愈忍心则愈温厚”[
]，诚哉斯言。由韦作二首可见，“江南”是动荡世界中的清平之地，是漂泊乱离中的词人们的精神寄托。虽然不是家乡，但它承载了人们对安宁生活的期待，是战乱中的避难所。处在动乱中的作者，很多情绪无法直接言表，就只能借助理想之境的构建，传达所思所想。
充满文化色彩的南方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南方地名文化内涵的关注，这种关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与现实的裂缝。地名文化意义的兴盛，反映了地名“文学化”过程中对原有语境、功能的偏离，它或许是地理要素进入文学领域时某种必要的牺牲。
（二）、艳情色彩的南方
花间词人笔下的南方，还充溢着艳情色彩。“艳情”包含了美貌佳人、爱情故事、闺中相思等成分。
    体现在南方地名上，一方面，作者设定了许多与艳情有关的地名。风情词中的地名多与爱情故事、美丽女子有关。如李珣《南乡子》（拢云髻）中的“越王台”、欧阳炯《南乡子》（路入南中）中的“南中”，就都是美丽女子出现的地方；而张泌《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中的“浣花溪”、李珣《南乡子》（相见处）中的“越台”，则见证了有情男女的调笑嗔骂、含情脉脉。另一方面，地名文化意义中的艳情内涵也得以突出。临江地名多出自思妇之口，丈夫所在之地、将至之处是空闺中女子的期盼，更是她们心中的担忧所在。地名用作典故的，孙光宪《酒泉子》（曲槛小楼）：“展屏空对潇湘水，眼前千万里”、魏承班《虞美人》（卷荷香淡浮烟渚）：“九疑黛色屏斜掩，枕上眉心敛”等句以“潇湘”、“九疑”等喻男女欢好后别离，指出女子的孤单处境[
]。韦庄《浣溪沙》（绿树藏莺莺玉啼）：“弄珠江上草萋萋”以“弄珠”代指汉江[
]，以郑交甫与神女相遇相悦之事暗示筵席有女子陪伴，欢悦开怀。
地名的“艳情化”在吴越古迹地名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和凝《临江仙》（海棠香老春江晚）：“含情遥指碧波东，越王宫殿蓼花红”[
]中，越王宫殿被“人为”地与艳情联系起来。词作描绘的是深闺女子精致的装饰、迷人的容貌。这般“采珠拾羽”人含情遥指越王宫殿[
]，带有不尽之余味，引人遐思。用地名本身艳情内涵的，一是在怀古时联想到与此地相关的女子。孙光宪《河传》（天平天子）：“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
]的感慨来源于“长淮”与殿脚女之间的联想。薛昭蕴“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
]的惋惜、哀怜出自吴越山河与西施见间的关系。二是以地名典故喻艳情。如温庭筠《菩萨蛮》（竹风轻动庭除冷）：“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
]，以“吴宫”暗指西施入吴，喻有情人远隔；顾夐《虞美人》（触帘风送景阳钟）：“触帘风送景阳钟，鸳被绣花重”[
]，以“景阳钟”喻女子独居，孤单堪怜等等。
艳情色彩的“转喻”是古迹地名的独有之处。地名将自身的艳情色彩转嫁于无情之物，使艳情风格更广泛地弥散开来，如温庭筠《杨柳枝》：
        御柳如丝映九重，凤凰窗映绣芙蓉。景阳楼畔千条路，一面新妆等晓风。[
]
称柳为“御柳”暗示了柳之地位“尊贵”、姿态不凡。景阳楼为齐武帝宫人所居，楼畔千条巷陌之中，柳树以绿绮金丝为衣裙，顾盼有情，摇曳生姿，只为等待春风的吹拂。就如同楼中的妃嫔，描眉画鬓、凝妆盛饰，只为君王回首一顾。词将柳置于景阳楼畔，将景阳楼承载的艳情色彩赋予杨柳，使柳之风姿与宫人之美貌婀娜二而为一。读者在对佳人的的遐想中，充分感受到了柳的柔美、多情。而除此作之外，温庭筠的《杨柳枝》（苏小门前柳万条）、牛峤的《杨柳枝》（吴王宫里色偏深）二首作品，将咏柳的背景设为“苏小门前”、“吴王宫”两处佳人曾居住的地方，以佳人风姿喻杨柳，读者通过对人风姿气度的想象实现对垂柳风神的体悟，以达到不凝滞于外形的效果。
吴越古迹地名的艳情色彩，为历史蒙上一层胭脂色，使残酷、坚硬的历史变得柔软而妩媚，也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女性命运的关切、同情，具有人性化色彩。同时，却使词作在境界、气骨方面有所欠缺，较醇正的怀古之作失之狭小、软媚[
]。
南方形象的艳情色彩，与花间“鼻祖”温庭筠的文化示范作用，以及西蜀文化对花间词人的影响有关。温作中的十二首南方地名词皆与艳情有关，地名或充当艳情事的地理背景，或以其文化内涵喻艳情。《花间集》以温飞卿作品为首，标榜温为“鼻祖”，词人在创作时，便或多或少受到温氏的影响，将南方地名与艳情联系起来。同时，花间词人多停留西蜀，西蜀文化喜好歌舞、偏重享乐。正如杜佑《通典》所说：“少愁苦而轻易淫佚”[
]。五代时期，此地相对安定，战乱纷争稀少，再加上统治者的示范作用等因素，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全民性的宴饮游乐氛围中。“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这种文化氛围直接影响到花间词人的创作理念。《花间集序》：“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这种词在宴席之间演唱、以艳情为内容的创作观点正是蜀文化影响下的结果。
充满艳情色彩的南方形象体现了南方文化温和婉约的阴柔气质，也是精美、浓艳的花间“正调”。它们与花间词的产生环境、娱乐功能，以及花间词人细腻的抒情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
余论：“西蜀词人”与西蜀
部分文学史资料以及研究文章中，花间词人因为多数有过身处西蜀的经历，被称为“西蜀词人”[
]。但若从本文研究的南方地名看，“西蜀词人”与西蜀的关系可谓淡薄。从南方地名的分布情况来看，楚地地名最多，达五十四个；蜀地地名最少，只有“蜀国”、“锦城”、“锦江”、“浣花溪”四个，数量上仅是楚地地名的零头。同时，楚地地名对于很多词人而言只是想象，蜀地却是他们亲身的经历。这种“厚此薄彼”便显得格外有意味。另一方面，蜀地的地域特色、风物文化等与地名息息相关的内容也难以从相关词作中看出。蜀地名词皆是对人与生活场景的记述，重心并不放在地理背景与地名的文化意义方面。
究其原因，首先，花间作品可能并非作者入蜀后所做。欧阳炯序署的创作时间为“广政三年”（即公元940年），这是收作品的截止日期，而最早哪一年，词集没有明说。像韦庄、牛峤、毛文锡等排序靠前的词人，都曾在唐为官，入蜀之时，年岁已经不小，按常理推测，他们的作品应当不是全为入蜀之后做。这些早期词人不在蜀地创作的词作当然与蜀地关系不大。其次，花间词人对蜀地的归属感并不强。生活在五代的十六位花间词人中，除孙光宪外，其他均非蜀籍，入蜀之于他们，是乱世中的无奈选择。他们将蜀当成羁旅停留之地，身在蜀而心怀家国。如上文介绍过的韦庄《菩萨蛮》二首，无论是“未老莫还乡”、抑或“白头誓不归”，都表明故乡在他心中有着难以磨灭的印记。第三，与“词为艳科”的观念有关。西蜀相对安定的环境、宴游享乐的文化氛围滋生了以艳情为主要内容、以娱乐功能为主要作用的花间词。为实现酒筳助兴、佳人演唱的需要，作品多关注缠绵悱恻的爱情事，多以女子的口吻倾诉。是以，词作呈现出境界狭小的特点，对广阔的现实生活有所忽略。某种程度上，花间词人是在按照娱乐的要求“编辑”南方，通过选择适当的地理环境、人物事件，将理想化的南方形象表现出来，却没有关注如何从现实中获得新的印象。当然，有些作者做过一些这样的尝试，如韦庄的《清平乐》（何处游女）、张泌的《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然而他们还是以娱乐、艳情的眼光选取足以入词的现实，而非相对客观的反映生活。所以依旧十分狭隘，无法帮助读者建立起更明朗、更具体的蜀地——甚至是当时南方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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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我一直坚持把这篇致谢留到心情平静的时候写，这虽然只是个形式，可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仪式，是对这篇拙劣之作、甚至是大学四年的小结。

选择地名作为题目是想弥补一下自己在文献资料知识方面的贫乏。哪知一如地名深似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想要分析千年之前《花间集》中南方地名的作用，不仅有时间上的差距，还有空间上的困难。地名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看似容易，考证时却发现资料匮乏；脑海中关于南方的经历本来就模糊，却要试着揣测特定南方的地点对于词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中辛苦，非三言两语可尽道，幸有良师益友相助，否则连如许这般的荒谬文字都拿不出，倘若如此，便更是无颜江东父老了。

成稿之际依旧十分感激导师彭国忠老师。两年时间，不知麻烦了老师多少次，从学年论文到研究生保送，再到毕业论文的选题、初稿、二稿、三稿，每一次见面，老师都会仔细而耐心地指导，指出当下的存在问题，可谓不厌其烦。对老师最深的印象是仅指出不足之处，而不言具体修改的方法。起初，并不能明白老师的用意，现在想来，或许是老师希望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希望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可谓用心良苦。

还有一件小事足以体现出老师对学生的关切。三稿稿毕之时，恰逢五一休假，然截稿时间已近，只得硬着头皮给老师发邮件。没想到隔天就收到了回复，还是凌晨两点左右发的。看到邮件时心情十分复杂，既为打扰了老师的休息而不安，又为老师认真的精神而感动。再次感谢彭老师，您辛苦了！

而回顾四年的求学历程，更是百感交集。初入大学时的懵懂、莽撞，做第一份作业时的激动、忙乱，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忐忑，考插班生的失败、第一次拿国奖的激动，今昔依然历历在目，仿佛时光中的光彩和黑暗，都不曾真正离开过。无论是何种境遇，父母总是默默地陪伴我身旁。记得考插班生失败的时候，母亲隔几个小时就要给我打一次电话，陪我聊天，反复开导我；父亲千里迢迢从山东飞到上海，陪我度过最抑郁的几天。而我保送复旦研究生时，父母更是多方咨询信息，生怕出现一点闪失。我的毕业论文初稿是在家实习、休息的阶段完成的。那时日日陪母亲看电视剧，陪父亲喝茶谈天，在无花无草的北方寒冬遥想杏花春雨的南方地点，想来也是一件惬意的事。对父母而言，谢字太轻，也太随意，惟敬德修业、勤学进取，方能不负其苦心。

华亭沪上，樱桃河畔，四年今昔，千山一箭。师大俨然已经成为内心的归属和情结。在此深深感谢传道授业于此的中文系诸师，你们的谆谆教导将我引入学术之门，学会思考、辨别与质疑；让我明白何以为文，何以为人。尤其要感谢研究明清文学的李舜华老师。从中国文学史到诗词曲比较研究，老师以人为主体的思路从来没有变过，这让我们从残酷的历史中发现个人的作用，思考人在时光中的力量与局限。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思路，还是对人生的反思与感慨。老师对我的学业帮助良大，无论是学年论文的写作，还是研究生保送，都尽力相帮。从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学人的热心与坚守，谢谢您！

同时，感谢身边的朋友与同学，谢谢你们包容我的不足与坏脾气，在我失落时给我鼓励，在我欢乐时一起分享喜悦。有你们，我的大学生活变得更丰富、更完整。

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才发现多难说出感谢与再见，才发现自己的文字是多么的苍白与拙劣。言无以尽意，或许一切，皆应结在不言中。

谢谢！

                                                 癸巳年三月廿四

于闵大荒一隅

附录：出现南方地名的《花间集》词作
温庭筠（十二首）
菩萨蛮（三首）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
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山枕隐浓妆，绿渡金凤凰。  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
更漏子
背江楼，临海月，城上角声呜咽。堤柳动，岛烟昏，两行征雁分。  京口路，归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银烛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
河渎神（二首）
河上望丛柯，庙前春雨来时。楚山无限鸟飞迟，兰棹空伤别离。  何处杜鹃啼不歇，艳红开尽如血。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佳节。
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兰桡，泪流玉箸千条。  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杨柳枝（三首）
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

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提。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
御柳如丝映九重，凤凰窗映绣芙蓉。景阳楼畔千条路，一面新妆等晓风。
玉蝴蝶
秋风凄切伤离，行客未归时。塞外草先衰，江南雁到迟。  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
遐方怨
凭绣槛，解罗帷。未得君书，肠断，潇湘春雁飞。  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河传
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蛾愁不消，终朝，梦魂迷晚潮。  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皇甫松（三首）
天仙子
晴野鹭飞一只，水葓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
梦江南（二首）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韦庄（七首）
浣溪沙
绿树藏莺莺玉啼，柳丝斜拂白铜堤，弄珠江上草萋萋。  日暮饮归何处客，绣鞍骢马一声嘶，满身兰麝醉如泥。
菩萨蛮（二首）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清平乐
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窣地绣罗金缕。  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
河传（二首）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笼，画桡金缕，翠旗高飐香风，水光融。  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  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
诉衷情
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垂玉珮，交带，袅纤腰。  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
薛昭蕴（五首）

浣溪沙（四首）
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蕙风兰思寄清琴。  意满便同春水满，情深还似酒杯深，楚烟湘月两沉沉。
江馆清秋缆客船，故人相送夜开筵，麝烟兰焰簇花钿。  正是断魂迷楚雨，不堪离恨咽湘弦，月高霜白水连天。
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越女淘金春水上，步摇云鬓珮鸣珰，渚风江草又清香。  不为远山凝翠黛，只应含恨向斜阳，碧桃花谢忆刘郎。
醉公子
慢绾青丝发，光砑吴绫袜。床上小熏笼，韶州新退红。  叵耐无端处，捻得从头污。恼得眼慵开，问人闲事来。
牛峤（六首）

杨柳枝（三首）
吴王宫里色偏深，一簇纤条万缕金。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
狂雪随风扑马飞，惹烟无力被春欺。莫教移入灵和殿，宫女三千又妒伊。
袅翠笼烟指暖波，舞裙新染麹尘罗。章华台畔隋堤上，傍得春风尔许多。
女冠子
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小檀霞。绣带芙蓉帐，金钗芍药花。  额黄侵腻发，臂钏透红纱。柳暗莺啼处，认郎家。
菩萨蛮
画屏重叠巫阳翠，楚神尚有行云意。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  风流今古隔，虚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
江城子
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苹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蒙蒙。
张泌（三首）

浣溪沙
花月香寒悄夜尘，绮筵幽会暗伤神，婵娟依约画屏人。  人不见时还暂语，令才抛后爱微颦，越罗巴锦不胜春。
临江仙
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泣愁红。五云双鹤去无踪，几回魂断，凝望向长空。  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花鬟月鬓绿云重。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
江城子
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族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毛文锡（四首）

虞美人
鸳鸯对浴银塘暖，水面蒲稍短。垂杨低拂麹尘波，蛛丝结网露珠多，滴圆荷。  遥思桃叶吴江碧，便是天河隔。锦鳞红鬣影沉沉，相思空有梦相寻，意难任。
柳含烟
隋堤柳，汴河旁。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  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
巫山一段云
雨霁巫山上，云轻映碧天。远峰吹散又相连，十二晚峰前。  暗湿啼猿树，高笼过客船。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
临江仙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苹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云长。
牛希济（五首）

临江仙（五首）
峭碧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瑶姬宫殿是仙踪，金炉珠帐，香霭昼偏浓。  一自楚王惊梦断，人间无路相逢。至今云雨带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动晨钟。
谢家仙观寄云岑，岩萝拂地成阴。洞房不闭白云深，当时丹灶，一粒化黄金。  石壁霞衣犹半挂，松风长似鸣琴。时间唳鹤起前林，十洲高会，何处许相寻？
江绕黄陵春庙闲，娇莺独语关关。满庭重叠绿苔斑，阴云无事，四散自归山。  箫鼓声稀香烬冷，月娥敛尽弯环。风流皆道胜人间，须知狂客，拼死为红颜。
柳带摇风汉水滨，平芜两岸争匀。鸳鸯对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含春。  轻步暗移蝉鬓动，罗裙风惹轻尘。水晶宫殿岂无因？空劳牵手，解佩赠情人。
洞庭波浪飐晴天，君山一点凝烟。此中真境属神仙，玉楼珠殿，相映月轮边。  万里平湖秋色冷，星辰垂影参然。桔林霜重更红鲜，罗浮山下，有路暗相连。
欧阳炯（三首）

南乡子（二首）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绿，鸳鸯浴。水远山长看不足。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和凝（四首）

临江仙
海棠香老春江晚，小楼雾豰空濛。翠鬟初出绣帘中，麝烟鸾珮苹风。  碾玉钗摇鸂鶒战，雪肌云鬓将融。含情遥指碧波东，越王宫殿蓼花红。
菩萨蛮
越梅半坼轻寒里，冰清淡薄笼蓝水。暖觉杏梢红，游丝狂惹风。  闲阶莎径碧，远梦犹堪惜。离恨又迎春，相思难重陈。
河满子
写得鱼笺无限，其如花锁春晖。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却爱熏香小鸭，羡他长在屏帷。
望梅花
春草全无消息，腊雪犹余踪迹。越岭寒枝香自坼，冷艳奇芳堪惜。何事寿阳无处觅，吹入谁家横笛。
顾夐（二首）

虞美人
触帘风送景阳钟，鸳被绣花重。晓帷初卷冷烟浓，翠匀粉黛好仪容，思娇慵。  起来无语理朝妆，宝匣镜凝光。绿荷相倚满池塘，露清枕簟藕花香，恨悠扬。
浣溪沙
荷芰风轻帘幕香，绣衣鸂鶒泳回塘，小屏闲掩旧潇湘。  恨入空帷鸾影独，泪凝双脸渚莲光，薄情年少悔思量。
孙光宪（二十首）

浣溪沙
蓼岸风多枯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
河传（三首）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倚绿波春水，长淮风不起。  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江，烧空，魂迷大业中。
柳拖金缕，着烟笼雾，濛濛落絮。凤皇舟上楚女，妙舞，雷喧波上鼓。  龙争虎战分中土，人无主，桃叶江南渡。襞花笺，艳思牵。成篇，官娥相与传。

风飐，波敛。团荷闪闪，珠倾露点。木兰舟上，何处吴娃越艳，藕花红照脸。  大堤狂杀襄阳客，烟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归，心不归。斜晖，远汀鸂鶒飞。
菩萨蛮（三首）
月华如水笼香砌，金环碎撼门初闭。寒影堕高檐，钩垂一画帘。碧烟轻袅袅，红战灯花笑。即此是高唐，掩屏秋梦长。

小庭花落无人归，疏香满地东风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处寻。  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怎奈别离心，近来尤不禁。
木绵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  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
河渎神
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一方卵色楚南天，数行征雁联翩。  独倚朱栏情不极，魂断终朝相忆。两桨不知消息，远汀时起鸂鶒。
后庭花（二首）
景阳钟动宫莺啭，露凉金殿。轻飙吹起琼花旋，玉叶如剪。  晚来高阁上，珠帘卷，见坠香千片。修蛾慢脸陪雕辇，后庭新宴。
石城依旧空江国，故宫春色。七尺青丝芳草碧，绝世难得。  玉英凋落尽，更何人识，野棠如织。只是教人添怨忆，怅望无极。
临江仙
暮雨凄凄深院闭，灯前凝坐初更。玉钗低压鬓云横，半垂罗幕，相映烛光明。  终是有心投汉珮，低头但理秦筝。燕双鸾耦不胜情，只愁明发，将逐楚云行。
酒泉子
曲槛小楼，正是莺花二月。无聊，愁欲绝，郁离襟。  展屏空对潇湘水，眼前千万里。泪掩红，眉敛翠，恨沉沉。
八拍蛮
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
竹枝词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谒金门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思越人（二首）
古台平，芳草远，馆娃宫外春深。翠黛空留千载恨，教人何处相寻。  绮罗无复当时事，露花点滴香泪。惆怅遥天横绿水，鸳鸯对时飞起。
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象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  经春初败秋风起，江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
杨柳枝（二首）
阊门风暖落花干，飞遍江城雪不寒。独有晚来临水驿，闲人多凭赤栏干。
万株枯槁怨亡隋，似吊吴台各自垂。好是淮阴明月里，酒楼横笛不胜吹。
渔歌子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  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侬家日月。
魏承班（三首）

诉衷情
金风轻透碧窗纱，银釭焰影斜。倚枕卧，恨何赊，山掩小屏霞。  云雨别吴娃，想容华。梦成几度绕天涯，到君家。
黄钟乐
池塘烟暖草萋萋。惆怅闲宵，含恨愁坐，思堪迷。遥想玉人情事远，音容浑似隔桃溪。  偏记同欢秋月低，帘外论心，花畔和醉，暗相携。何事春来君不见，梦魂长在锦江西。
虞美人
卷荷香淡浮烟渚，绿嫩擎新雨。绣窗疏透晓风情，象床珍簟冷光轻，水纹平。  九疑黛色屏斜掩，枕上眉心敛。不堪相望病将成，钿昏檀粉泪纵横，不胜情。
阎选（一首）

临江仙
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  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
毛熙震（一首）

浣溪沙
花榭香红烟景迷，满庭芳草绿萋萋，金铺闲掩绣帘低。  紫燕一双娇语碎，翠屏十二晚峰齐，梦魂消散醉空闺。
李珣（十五首）

浣溪沙（二首）
入夏偏宜淡薄妆，越罗衣褪郁金黄，翠钿檀注助容光。  相见无言还有恨，几回拚却又思量，月窗香径梦悠飏。
访旧伤离欲断魂，无因重见玉楼人，六街微雨镂香尘。  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遇花倾酒莫辞频。
渔歌子（四首）
楚山青，湘水绿，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  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
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  水为乡，篷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 
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棹轻舟，出深浦，缓唱渔歌归去。  罢垂纶，还酌醑，孤村遥指云遮处。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
九疑山，三湘水，芦花时节秋风起。水云间，山月里，棹月穿云游戏。  鼓清琴，倾绿蚁，扁舟自得逍遥志。任东西，无定止，不议人间醒醉。
巫山一段云（二首）
有客经巫峡，停桡向水湄。楚王曾此梦瑶姬，一梦杳无期。  尘暗珠帘卷，香消翠帷垂。西风回首不胜悲，暮雨洒空祠。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  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临江仙
莺报帘前暖日红，玉炉残麝犹浓。起来闺思尚疏慵，别愁春梦，谁解此情悰。  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旧欢无处再寻踪，更堪回顾，屏画九疑峰。
南乡子（三首）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裙。越王台下春风暖，药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
相见处，晚晴天，斜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酒泉子
雨渍花零，红散香凋池两岸。别情遥，春歌断，掩银屏。  孤帆早晚离三楚，闲理钿筝愁几许？曲中情，弦上语，不堪听。
菩萨蛮
等闲将度三春景，帘垂碧砌参差影。曲槛日初斜，杜鹃啼落花。  恨君容易处，又话潇湘去。凝思倚屏山，泪流红脸斑。
河传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  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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